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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学校教育应当严格。现将我一生

所受的严格教育情形，分别说给大家听，

供作参考。

一、家塾时代

我六岁入家塾，起居饮食与先生在一

起，都有一定的规矩。同时，我父亲管教

极严，对子女幼时即加管束，“坐有坐样，

站有站样”，绝不许随便。尤其不准子女

说谎、骂人。如果犯了，就要撕破口，甚

至淌血不止。

那时先生吃的东西，比我们家里自己

吃的要好。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总要先

去敬奉先生。究其缘故，就是希望先生对

我们严加管教。

二、清华时代

我十三岁去投考清华的中学部。那时

先出各省初试，安徽省投考的有几千人，

名额只取三四人，结果我考上了。再到北

平复试，也被录取。记得上学那一天，父

亲带我去见周诒春（寄梅）校长，父亲对

校长说：“我这儿子交给校长，请校长看

作自己的儿子，严加管教。”

我们每人有一学号，我的学号是 171

号。这学号确定后，无论座位、寝食、食

堂以及衣食，都得记着 171。

当时有个斋务主任，姓陈，外号陈胖

子（陈筱田先生，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

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在清华以严格管理

闻名。本刊注），对学生的一切管理极严。

直到抗战前一年，那时我留学回国已经很

久了，见着陈胖子，我仍照旧毕恭毕敬。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对他非如

此恭敬不可。而他也仍旧直呼我 171 号。

由此可见，只要先生爱惜学生，认真管教

学生，不欺骗学生，纵然非常严格，学生

仍是恭敬先生。并且越是管得严的先生，

学生长大后，对他越恭敬。

三、普渡大学时代

清华学校毕业以后，因为父亲看到当

时北洋军阀割据地盘，误国害民，全无好处，

我的学生时代

○孙立人（1923）

清华读书时的孙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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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绝不许我学军事。如果我一定要学军

事，父亲就不认我作儿子。我因为遵从父

亲的意见，就到美国普渡大学去学工程。

美国的民主是有法则的，他们的自由有范

围。他们的学校仍是尊师长重秩序，绝不

侈谈民主与自由。比如座位、桌子，每人

都有一定的座次与宽度，过此即不得自由。

这是极合理的事。在学校中，军队里，绝

对要守秩序守纪律。

我在普渡大学，先生讲的，即是命令，

必须遵从，绝不准反抗。学生在课上睡觉，

先生即开门叫他出去，而学生也绝不能反

抗。

四、维吉尼亚军校时代

普渡大学毕业后，我又找到一个机会，

考入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改学陆军。我之

所以改学陆军，以及在军校的一切情形，

也可以告诉大家。

（一）学陆军的动机

我父亲见我幼时懦弱，一贯主张我学

医。而我却不愿意，只想学陆军。后来虽

然学了工程，但不是我的素志。至于说到

我所以有学陆军的抱负，其动机还发自我

很小的时候，当时只有九岁。

大约那是宣统元年，我当时住在青岛，

而青岛德国人势焰很大，把中国人看得连

狗都不如。一天早上，我到海边去玩。那

海边有一种有色的石子，一般人常捡了回

去放在水仙花盆中。那天，我寻得了一块

红色的，很是好看。当然以小孩子的心境，

真欢喜得如获至宝。不料，身边有一德国

小孩，他也正在寻石子，见我得了一块好

看的，就向我要。我不肯，那小孩失望地

哭了。接着来了一个德国大人，不问是非，

就从我手中抢去了那块红花石子，给与德

国小孩，并打了我一记耳光，牵着小孩，

扬长而去。当时我年纪虽然很小，但已深

深感悟到中国太弱，中国人太受欺，我将

来非争气不可。当时我受了耳光，虽然不

敢告诉父母，但我心里却种下了学习军事

的决心。以期将来献身国家，为国家争光

荣争地位。

一直到我长大了，由中学而大学而留

学，这志愿始终不变。但我却不是想升官

发财，做军阀，耀武扬威。但因父亲反对

我学陆军，我只得顺从。在美国取得工程

学位后，我便偷偷地向大使馆请求去进军

校。当时我已在一个糖果公司实习。实习

费每月可得 160 美元，再加上公费每月 80

元，薪给优厚，生活舒服，汽车也买了。

实习了大约一个月工夫，在一个星期六那

天，我接到大使馆的通知，中国政府已批

准我转入军校。我立即拍卖掉新买的汽车，

检点行李，在星期日就赶到维吉尼亚军校

报到。我自幼即想学陆军的志愿，终于达

到了。

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孙立人将军回到
母校清华大学，在体育馆南端喷水泉前留影。
晚年时，他在照片背面写下：它曾供给我多少
甘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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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入军校的情形

维吉尼亚军校，在美国南部，与北部

的西点军校齐名。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

胜利，所以西点就成为国立，而维吉尼亚

成为省立。这学校有百多年历史，有其传

统风气。新生入校后，要受极严格管教。

而管理的习惯，是以老生来管新生，竟以

打人最凶而闻名世界。但听说近年来也稍

有改进。

我入校时，只有一个华侨在该校学习，

我是第二个中国人。这位华侨还鼓励别人

来苛待我，这真是何等可笑的小心眼儿。

听说后来他回国在军队里干了一阵子，现

在做生意去了。

（三）老鼠生活

维吉尼亚军校，流行着一个特别的名

词，就是大家都叫新生为“老鼠”。这表

明新生如老鼠，老生如猫。猫随时可以捕

捉老鼠，老鼠一定要怕猫。当时我是新生，

当然也就是老鼠之一了。全校共有四五百

同学，新生约占四分之一。以三百多双眼

睛随时监视着你，试问谁还敢乱规矩？岂

止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还有美国人睡觉，

照例是要开窗子的。每天都会派老鼠轮流

替老生在早起前将所有的窗子关好。

在我未去之前，张作霖派一个学生在

那里学习，经不起折磨，结果生病死了。

后来又有一个中国同学，名叫李志明，在

那儿竟至气疯了，结果退学。

现在我国贪污风行，未尝不是“刑赏

不周”、“有罪不罚”，优容所致。当时

我们考试，根本不用先生监考。先生将题

目略加解释后即行出去，每个同学绝不作

弊取巧，因为觉得作伪是莫大的耻辱。分

数不及格而被开除，大家还承认你是同学，

如果犯了不名誉事而被开除，大家就会不

承认你是同学了。所以严格教育才是养成

善良习惯的有效方法。

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中国学生来报到，

那时我已是一个老生了。一个美国学生说：

“又来了一个抽大烟的。”我回头给他一拳，

他不服气，到我房中来谈判，他说我不该

打他。我说：“你不先说侮辱我同胞的话，

我不会打你。你说了，我就要打！”结果，

他终于认错了事。

（四）我在军校的收获

我在维吉尼亚军校几年，对于学识技

术上的收获，也不过是那么一点儿。而自

认为最有益的，却是那种严格的训练，以

及千奇百怪的苛虐。它将我的性情磨练了

下来。后来在社会上做事，虽曾遇到种种

挫折，但一想到维吉尼亚时的情形，就觉

得我应当忍受。而且忍得下了，否则，我

这二尺五军衣，早就脱下不干了。我的性

2015 年 10 月，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副
部长陈昌虎（左）向抗日名将孙立人次子孙天
平颁发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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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本来急躁，小时的驯顺，只是未曾发挥

本性而已。及至年长后，诸事便不能好好

忍耐，所以我出国时，父亲特为送一个墨盒，

上面刻道：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朱晦翁释曰：

弘为宽广，毅为强忍。“汝本中材，当于

此下功夫！”

因此我在维吉尼亚时，任何横逆之事，

都能忍受。所谓忍受，并不是被环境征服，

而是抱定自己的志愿去忍受横逆之来侵。

所谓“逆来顺受”，即强忍到底。

记得维吉尼亚校长常说：“我们这种

打人的风气，严格的训练，并非恶意。对

任何人也没有歧视，我们的目的在使你锻

炼成人。”

古人说：“百炼钢成绕指柔”，经过

锤炼才会有弹性，有韧性。何况一个骨血

之躯的军人，非经严格训练，不足以任重任。

五、结论

上面是根据我亲身的经验，叙述我一

生所受教育严格的情形。尤其是维吉尼亚

军校，更非常人所能忍受。但是大家不要

误会，我叙述这些，并不是提倡打骂教育。

而只是证明教育一定要严格要求才能有用。

所谓严格，是要一步不放松，要互相严格

要求，要随时互相检讨批评，造成严格风气。

这比打骂更为有效。打骂是万不得已的最

后手段，能够不用，才是上乘。“鞭拳主义”

不是部队长应有的手段，这一点大家一定

要注意。

（摘自孙立人《从我的经验谈统驭管理》）

最近北方教育界有两大盛事。一是北

大五十周年纪念，一是清大梅校长六十寿

辰。清大一向是不做这类应景文章的，可是，

这次为了梅校长的六十寿辰，竟把学校七

种学术刊物都作成了纪念他的专号，并且

还打算大大庆贺一番。梅校长的生日平时

是没人知道的，只有这次才没有瞒得住大

家。这原因是：普通的六十寿辰之外还有

更重要的意义存在着。

由于梅校长的一向韬晦，由于我自己

的领悟不够深刻，我没有方法说出梅校长

对于中国教育界的全部贡献，我也没有方

法说出梅校长值得我们学习的全部品格。

但是，我觉得，就教育界而论，他确是蔡

孑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

家。我们不妨各就所知，各就所见，趁此

谈谈。

谈到梅校长，我们最易想到的是他的

专。他是一九零九年清华第一届的留美学

生。那时他才二十一岁。他在美国吴士脱

大学学习工程。一九一五年回国，便回清

华服务，由教员，教授，教务长，到清华

值得我们学习
——为梅校长六十寿辰而作

○傅任敢（1929 心理）


